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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漯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探访探访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建筑是城市的灵魂。一幢幢历经沧桑

的老建筑，见证了岁月的变迁，汇聚了城
市的记忆，也成就了城市的文化气质。在
漯河，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3515工厂工
业建筑群，历经60多年风雨洗礼，以独特
的苏式建筑风格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
忆，在社会的飞速发展中默默守护着那段
难以忘怀的时光。

近日，漯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
护名单公布，3515 工厂工业建筑群出
现在名单中，让这片老建筑群再次走
进人们的视野。12 月 25 日，记者走进
3515 工厂，为广大读者揭秘这个老建
筑群的前世今生，追寻一代人的青春记
忆。

风格鲜明的建筑群

根据厂史记载，1951年 3月 15日是
3515工厂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这天，工
厂开始破土修建。经过数月的紧张施工，
当年11月下旬，一期工程如期结束，24幢
崭新的建筑竣工。二期工程主要修建的是
生产用建筑，于1953年9月竣工。第三期
工程有大礼堂、机修工房、电焊房、托儿
所、浴池、理发室等。1954年初，经过3
年的艰苦建设，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军
工厂在漯河拔地而起。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时代，每
一座城市也都有自己的“建筑时代”。20
世纪50年代，因为苏联给予了新中国大

力支持，中国大地上烙下很多苏式印
记。在建筑方面，一种叫作苏式建筑的楼
宇遍布全国各地。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修建
的3515工厂工业建筑群，从办公楼到厂
房以及各种配套设施，都带有明显的苏式
建筑风格。蓝灰色砖墙、斗篷式大红屋
顶，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依然显
得华美庄严。如今，再走进 3515 工厂，
位于厂区北部的老工业建筑群就像一个
历经风雨沧桑而又安静祥和的老人，无
声地诉说着那艰苦创业、激情燃烧的岁
月里老一辈创业者可歌可泣的故事。静
静的院落，沧桑的老树，一下子把人带
入宁静中。

老漯河人的难忘记忆

3515工厂工业建筑群作为当时漯河的
标志性建筑，给许多老漯河人留下难忘的
记忆。出生于1938年的王守政，20岁到
3515工厂工作，在厂里结识他的妻子，结
婚生子，1998年退休后在工厂家属院居住
至今。“一辈子在厂里转悠，对这些老建筑
有深厚的情感。”王守政感慨道，他每天都
要在院里散步，看到它们就像看到了年轻
时的自己。

谈及与工厂结缘，王守政滔滔不绝。
1954年，正在读中学的王守政在沙河南岸写
生时，无意中看到3515工厂这片苏式建筑
群，红色屋顶在一片杨树林之间格外显眼，
高耸的水塔、烟囱气派壮观。“那时漯河几乎
没有楼房，到处都是泥土路、煤渣路，这座
现代化的军工厂风格独特、气势雄伟，显得
十分神圣。第一次看到，我就被这个工厂迷
住了。”王守政说，当时他就想以后要是能到
这个厂工作就好了。

1959年，王守政高中毕业后，看到

3515工厂招聘文化教员，就立即去报了
名，并如愿进入这里工作。“我现在仍清晰
地记得第一天上班的情景。进入厂区就像
到了大都市，平整、干净的水泥路四通八
达，路两边栽种着高大的柏树。进门后，
左手边是足球场，右手边是运动场。向北
走是办公楼，办公楼两边是桃园。生产区
周围遍布小游园，把工厂装扮得像公园一
样。还有医院、商店、理发店、托儿所、
俱乐部，都是蓝砖红顶的小洋楼，很漂
亮。”王守政说，那时他第一次见到那么漂
亮的房屋。

老建筑的新出路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城市改造步伐的加
快，这种蓝灰色砖墙、斗篷式大红屋顶的
苏式建筑逐渐减少，被拆除是它们最常见
的命运。但3515工厂工业建筑群原来的办
公楼和厂房整体保存完整，有的经过翻新
还在使用，有的成为仓库，但很多已经被
闲置。

“我经常跟参与过修建的工人聊天，
听他们说，建工厂的时候，建设方对施工
质量要求非常高，负责监督的人只要看到
搅拌水泥的沙石里混有土，就会立即要求
换材料、返工。墙面、地面都非常平整，
水泥地面连一个小孔都没有。”王守政
说，这些老建筑质量过硬、年代久远、样
式独特，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和见证，应该
被保护起来。

“我们打算借鉴外地的成功经验，利用
这些老厂房、楼房打造文旅项目，就像北
京的798一样，力争打造出属于漯河的工
业文化特色。”3515工厂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希望文旅融合能为这些旧工业厂房
提供新的发展动能。

3515工厂老建筑群：留住城市记忆

王守政介绍3515工厂建筑群情况。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姚晓晓
崇岗饮社作为郾城八景之一，曾经的

美好故事流传至今。近日，记者来到崇岗
饮社所在地——今郾城区裴城镇宋岗村探
访。

提及崇岗饮社，宋岗村的人都非常自
豪，几位村民你一句我一句地向记者介绍

着。相传，商朝中
叶，河南中部发生
了一场蝗灾，严重
威 胁 着 百 姓 的 生
存。当时的国君商
高宗武丁是一位勤
政 爱 民 的 贤 德 君
主，率文武百官、
士兵、百姓扑打蝗
虫，保住了庄稼，
避免了一场饥荒。
百姓深受感动，在
崇岗 （今宋岗村）
北门外修建了一座
商高宗庙。因修建
庙宇挖走了大量土
方，在商高宗庙周
围形成许多大坑。
其中，庙西五六百

米远有一个大坑变成形似脸盆的湖泊，被
称为“盆湖”。

古时，湖岸杨柳环绕，湖边芦苇丛
生，湖中水草片片、鱼虾肥美、莲花摇
曳。农闲时，许多农夫在湖里驾小舟、荡
木筏，撒网捕鱼。他们哼着小曲，喊着号
子，唱渔歌互答，充满田园情趣。据传，

这种怡然自得的乐趣被天上的仙子发现
了，每到夜深人静时，天宫里那些仙子下
凡到盆湖游玩。神仙乘坐画舫，摆下酒
宴，上对一轮明月，下是一湖清水，调好
琴瑟，倾满玉液，一边弹唱，一边饮酒。
杯盘撞击之声不断，丝竹歌吟之音不绝。
美妙的仙境偶然被夜行人发现，便广为传
诵，“崇岗饮社”也因此得名。

今年90岁的村民宋明全热爱家乡文
化，一生致力于整理研究村庄文化。“我小
时候，商高宗庙还很气派，香火不断，正殿
的北山墙上有画着‘崇岗饮社’情景的壁
画。”宋明全告诉记者，那些壁画更丰富了

“崇岗饮社”的传说。
在宋岗村，“崇岗饮社”也被称为“崇

岗吟社”。前者是传说，后者却有史实可
考。宋岗村党支部书记闫长林告诉记者，
据商高宗庙庙碑记载，商高宗庙始建于西
汉武帝元光二年，重修于明代万历年间，
最后一次重修在清朝康熙年间。在商高宗
庙，历代人刻有不少石碑赞美、歌颂武
丁，逐渐形成了一座有规模的碑林。兴盛
时期，庙内有青石碑近百块，高的丈余，
矮的七八尺，高碑以石龟驮之，低碑用石
座固定。

“传说拿馒头在石碑上磨蹭，小孩吃了

馒头可免灾。所以，每当三月三、六月六
庙会时，或春节、元宵节期间，赶庙会
的人们便带着小孩到庙中磨蹭馒头，久
而久之，殿内石碑被磨得油光发亮。”宋
明全告诉记者，再加上盆湖的美景，经
常有富豪乡绅，文人雅士来此踏青游
玩，观赏庙里的风景，结社吟诗，就有
了“吟社”之名。

采访当天，在几名热心村民的带领
下，记者来到昔日商高宗庙和盆湖所在
地。如今，庙宇和湖泊已经不存在，但从
《朴实宋岗人》这首村歌里，依然可见昔日
盛景。

“微风起盆湖鳞波万道，湖岸边悠悠
摆动着绵绵柳枝条，浅滩上一片芦苇，一
片片青纱罩，湖中并蒂荷花随风轻摇……
高岗上百花争艳蝴蝶留恋，神仙夜饮宋岗
成美誉。夜饮被认定为郾城八大景，吟社
编入古县志……把传奇变成现实，立足本
地谋发展，万亩粮食夺丰收，实现经济连
翻番……”闫长林写的这首村歌《朴实宋
岗人》在宋岗村被广泛传唱。《朴实宋岗
人》不仅道出了古宋岗的美丽传说，还唱
出了如今宋岗村人的幸福生活。每到村里
有大型活动的时候，村民就会合唱这首
歌。

“我从小就听村里的老人讲关于商高宗
庙和盆湖的故事。很多老人说，夜深人静
时站在庙台上，能听到盆湖那边推杯换
盏、觥筹交错的声音。”闫长林说，这些虽
然只是传说，但不管是“崇岗饮社”还是

“崇岗吟社”，其背后都是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崇岗饮社留佳话

闫长林介绍商高宗庙所在地的情况。

■余 飞
在沙河北，一条人工渠起自郾城九女

冢东庄头店（现庄店），北接土垆河（现
颍河）、玛瑙河（现无存）、裴城河（现无
存）、尧河四水合流俗称“四岔口”的地
方，蜿蜒东去，一路九曲十八弯，中间几
度排水入土垆河，干渠抵西华境内再汇入
土垆河。这条渠让沿途百姓不再受涝灾之
苦。

这条渠名吴公渠，凿渠者是清光绪年
间的郾城知县吴文坦。老百姓感念其功
德，便把这条渠叫作吴公渠。

然而，在吴公渠得以重新疏通，呈现
堤上花木繁茂、渠中碧水荡漾的美景之
时，细心的人们发现，渠堤或路口的指示
牌上，“蜈蚣渠”字样赫然在目。

笔者对吴公渠并没有系统地研究，对
凿渠的吴文坦也知之不多，但吴公渠以讹
传讹演变成了“蜈蚣渠”，总觉得对吴公有
些不公。

文史专家赵永胜先生遍查资料，向我
提供了有关吴文坦开挖吴公渠的资料。集
收藏和地域文化研究于一身的学者王耀甫
先生亲自驾车伴我沿渠实地调查，让我终

于捋出了吴公及吴公渠的前世今生。
吴文坦，字平如，浙江会稽人。他于

光绪二十九年任郾城知县。他到任的时候
京广铁路刚刚通车，在螺湾河（现漯河）
设车站。当时一些不法之徒经常聚于车站
一带，欺行霸市、扰乱治安，他的前任
则熟视无睹，导致车站一带乱象横生。
吴文坦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治理车站
一带的治安。在他的治理下，车站一带
开始繁荣。

当时，县城北沙埠口一带经常遇到
因积水排入土垆河不畅而导致的水灾。
虽然在他任知县之前这里也建有水坝以
泄洪，但是没几年就失修，王店一带方
圆数十里的土地积水难排，每至秋季便
颗粒无收。

面对这种情况，吴文坦四处奔走，进
行实地调查，遍访当地百姓，积极探寻让
积水下泻之策。他经过考查得知，一般秋
涝积水大多汇入渚河，而渚河则因无力承
受，时常决堤。决堤的水汇入土垆河后，
水中有大量泥沙逐渐沉积，水过之处，玛
瑙河、裴城河、鄢家河等原有河道皆因淤
泥淤积导致河水下泻不畅，大面积良田每

逢秋雨就一片汪洋。
经过一段时间的勘测和精心规划，一

个可让老百姓从此不再为积水所害的计划
在吴文坦的心底酝酿成熟。于是，他向为
害多年的水患发起挑战。

光绪三十二年，吴文坦按照他亲
自勘测和规划的排水线路，决定于四
水合流的“四岔口”开挖渠道，途经
郾城、临颍诸村，蜿蜒向东达坡杨村
后，再导入西华境内的土垆河，使西
北、 西 南 的 积 水 下 泄 。 在 施 工 过 程
中，郾城境内的百姓对这一惠民之举
自然是给予全力支持，工程进展十分
顺利。然而，当渠的下游需要从临县
一个村庄导入土垆河时，却遭到这个村
庄百姓的聚集阻拦，理由是怕下泻之
水给自己的村庄造成伤害。工程不得
不暂时停工。

要想顺利完成这项工程，就必须征得
包括下游在内的沿途老百姓的支持。于
是，吴文坦亲临工地，痛陈积水给上游百
姓带来的危害，以得到村内老百姓的支
持。同时，他还跑到临县官府进行沟通，
请求支持和帮助。在他的努力下，工程终

于可以继续施工。吴文坦在该村亲自开挖
了被阻之渠的第一锨土。

此渠从光绪三十二年兴役，绵延百
里，涉三县数百个村庄，经过两年时间
的施工，终于全线贯通。渠成后，漫溢
于郾城北部的积水得以顺利下排，原来
一到秋季便成汪洋的万亩土地成了良
田。沿渠的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自然不
会忘记开挖这条渠的吴文坦，就把这条
渠叫作吴公渠。

当然，吴公在郾城的任内还做了兴
学、劝农、整治治安等事，都零散载入县
志。他在郾城留下的这条人工渠，更是让
后人念念不忘。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又在吴公渠的上
游开挖出一条新的干渠——幸福渠，并挖
出八条支渠与吴公渠贯通。由此，两条渠
灌溉和排涝并行，不但让为害多年的水涝
成为永远的历史，还让十五里店（现龙城
镇） 一带的村民利用渠水灌溉种上了水
稻。直到现在，人们提起这里的优质大米
还津津乐道。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治理力度的日
宜加大，农业和水利部门对吴公渠及幸福
渠进行了治理，对一段时间内已荒芜淤堵
的渠道进行开挖和重新疏通。现在的吴公
渠、幸福渠已是两岸花木掩映、渠中绿水
荡漾。

然而，今天许多人竟误以为吴公渠蜿
蜒百里，后来又陆续凿出几条支渠，形似
蜈蚣，便想当然把此渠叫“蜈蚣渠”。开凿
此渠的吴公怎能被遗忘呢？

吴公渠不是“蜈蚣”渠

■魏增瑞
东汉延康元年（220年）冬

十月，魏王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
让，正式成为皇帝，上演了中国
历史上一出闹剧。时光犹如滚滚
东逝水，洗尽了1000多年前的
人情冷暖，唯有受禅台一直默默
地蹲踞在那里，阅尽人间沧桑。

据临颍县志记载：受禅台高
18米，占地面积5880平方米。
经历1000多年的风雨，如今受
禅台只剩下10米高，面积2170
平方米左右。笔者家乡在大郭镇
陈策村，距离受禅台约5公里。
小时候在村北玩耍，高高的受禅
台清晰可见。每年到繁城回族镇
赶九月十三庙会，刚好经过受禅
台。

高大的受禅台用土量可观，
那么筑台的土来自哪里？

为保障魏文帝的安全，司马
懿在繁城东南距受禅台约两公里
的地方（现在的繁城回族镇司马
庄村）和繁城西南距离受禅台约
六公里的地方（现在的大郭镇司
马营村）驻军，对繁城形成半包
围之势，以保证繁城的安全。同
时，这些部队也是筑造受禅台的
主要力量。

据《临颍文史资料》第十二
期《曹丕受禅的故事》一文记
载，相传受禅台“在据繁城西南
十二里取土筑台”。那么“繁城
西南十二里”是什么地方？那就
是笔者的家乡陈策村，以及孔
庄、拐子张、魏庄村和司马营村
一带。陈策村北面的孙寨村和扁
担杨村相距大概1000米，两个
村子中间偏西有一个大坑。一个
偶然的机会，我听孙寨村退休老
教师孙老师说，他听村里老人口
口相传，这个大坑就是当年受禅
台取土的地方。

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大坑四
壁陡峭，说明土质比较坚硬，不
容易风化，符合筑受禅台所需的
土质要求。从位置来看，它正好
处在司马营村和受禅台的中间位
置，当地驻军取土筑台极为方便。

这个坑虽然很大，但不能
满足整个受禅台的用土量。受
禅台的采土地点可能不止一
个。在漫长岁月里，这些采土
点被水冲平或被填平用于种田
了。在受禅台东南方向的司马
庄村曾有一条饮马沟。据村民
口口相传，司马懿的军队曾在
此饮马。这条饮马沟很有可能
是受禅台取土留下的沟壑。

那么受禅台是如何修筑起
来的呢？《临颍文史资料》第十
二期中《曹丕受禅的故事》一
文中这样描述：“曹丕调来十万
大军，由司马懿将军带领，用
肩扛马驮的办法，在据繁城西
南十二里处取土筑台，一夜功
夫就修成了南北两座高台，就
是受禅台和蟠龙寨。”“一夜功
夫”有些夸张，但是受禅台在
较短时间内筑成应是事实。

那么士兵是用什么方法把受
禅台建成的呢？笔者20世纪80
年代初探访受禅台时，从村民当
时挖土的切面发现受禅台土层有
块状的痕迹，土块长五六十厘
米，宽约二十厘米，厚十几厘
米。也就是说，受禅台许是用土
坯一块块垒起来的。据大河网

“厚重河南”2004年11月15日
《探访受禅台》一文报道：“当地
负责文物保护的工作人员介绍：
当年的受禅台要大得多，分 3
层，每层27级台阶，共81级台
阶通到顶端。”这说明当时受禅
台的高度是按“层”来计算的。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司马懿的士
兵取土和泥，然后用木制的模子
做成土坯，几天之内晒干，垒成
了受禅台。当然也不排除夯筑和
土坯结合筑台的可能。

据 《三国志·文帝纪》 记
载：东汉延康元年（220年）冬
十月，“乃为坛於繁阳。庚午，王
升坛即阼，百官陪位。事讫，降
坛，视燎成礼而反。改延康为黄
初，大赦”。

热闹一阵子，人都走了，留
下受禅台，寂寞千年。

受禅台是怎么筑起来的

“数九寒天”是中国民间计
算寒天的一种方法。所谓“数
九”，就是从冬至这天开始，以
每九天为一个时段往后数，第一
个九天称为“头九”或“一
九”，第二个九天称为“二九”，
接着是“三九”“四九”“五
九”……一直数到“九九”共八
十一天，就“出九”了。

“数九”从冬至开始，是因
冬至一阳初生，随后阳气渐
长，阴气渐消。以九天为一个
时段数九次，源于《易经》的
阴阳数理观念。《易经》称阳爻
为“九”，称阴爻为“六”，所
以“数九”实际上就是“数
阳”。再加上“九”是最大的一
位数，也是一位数中最大的阳
数，“九九”是最大的两位数，
同时也是两位数中最大的阳
数。数完“九九”，便意味着阳
气“战胜”阴气，与阴气相对
应的寒气也就消除了。

以节气及日期推算，冬至后
八十一天，是惊蛰后六天左右。

“数九”至此，寒气消尽，已是
春暖花开、草长莺飞的二月天
了。故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
记》云：“俗用冬至日数及九九
八十一日，为寒尽。”

“数九”源于何时，已无确
切资料可考。但可以肯定的
是，在 1000 多年前的南北朝
时，这种习俗已广泛流行于我
国北方地区。“数九”的方法，
最初非常简单，人们从冬至那
天开始，在纸上或墙上每天画
一笔，或画一个符号，九个一
组，共九组，八十一天。后
来，出现了各种不同版本的

“九九消寒歌”“九九消寒诗”
“九九消寒联”及“九九消寒
图”等。

“九九消寒歌”又称“九九
歌”，主要记录从冬至到来年春
分之间的气候、物候变化情
况，并反映一些农事活动规
律。如“一九二九不出手，三
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
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
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等。“九九加一九”，就是冬至
后九十天，正是春分日。春分
一到，农忙时节就开始了。

“九九消寒诗”多出自文人
墨客之手。“九九消寒联”又称

“九体联”，上下两联，每联九
字，每字九画（繁体），每天在
上下联各填一笔，当九九八十
一天过去，一副对联就写成
了。“九体联”往往构思精巧，
对仗工整，趣味性强，是古代
文人最喜欢的文字消寒游戏之
一。流传至今的有“故城秋荒
屏栏树枯荣，庭院春幽挟巷草
重茵”“春泉垂春柳春染春美，
秋院挂秋柿秋送秋香”等。

“九九消寒图”有“画九”
和“写九”之分，有文字版、
铜钱版、梅花版、年画版等。

“画九”是用图画来记录“九
九”的进程，其中的梅花版是

“画素梅一支，为瓣八十有一，
日染一瓣”，用彩笔染完所有梅
花瓣后，就“出九”了。“写
九”则用文字来记录，每个字
都是九画（繁体），源于清代道
光初年。当一幅“写九消寒
图”填完之后，就成为这一年
冬季天气的档案记录了。

何谓“数九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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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禅台（资料图片）


